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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族群问题

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

王　 霏

摘　 　 要：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一直是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问

题。 由于它的形成原因包括地缘政治、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伊斯兰逊尼派与其他族群

和教派的矛盾、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因而是

个复杂的历史性问题。 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本身容易重叠，且

与部落联系紧密；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会与经济阶层重叠；军队对族群、教派、地

域忠诚影响至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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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地区①自古以来便是各族裔群体与宗教、教派群体聚居的家园，现代叙利

亚国家建立后仍保持了其多族群国家的特点。 在叙利亚，由于族群中包含一种特殊

情况，即以宗教、教派为认同基础的教派群体（下称“教派”），且包括教派在内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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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１２ＢＳＳ０１３）、山西师范大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一般项目“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研究”（ＹＳ１５０５）以及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重点项目“市民社

会心理危机与中东城市动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现代叙利亚国家建立（１９４６ 年）之前，阿拉伯语中也习惯将“叙利亚”地区称为沙姆（ａｌ⁃Ｓｈａｍ）地区，

意思为“左边的土地”，与“也门”（ａｌ⁃Ｙａｍａｎ）即“右边的土地”相对应，麦加在两者中间。 当时“大叙利亚”地区

主要涵盖亚洲西部南起西奈半岛、北到陶鲁斯山脉、西起地中海东岸、东到叙利亚沙漠的广阔区域，即包括今天

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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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以部落为单位，长期聚居在某些地域，形成较为强烈的族群及地域认同。 一方

面，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常常给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造成巨大困扰，并最终在

２０１１ 年春开始的叙利亚危机中得到总爆发，导致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缺失，从而加

剧了叙利亚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族群、教派、地域忠诚本身也因各因素之间的重叠

与相互作用而变得异常复杂。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叙利亚的族群问题，本文对以血缘

为纽带的“族群”和以宗教为纽带的“族群”即“教派”分别进行论述。

一、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概况

当今叙利亚的主体族群为占总人口 ９０．３％的阿拉伯人，其余为库尔德人、亚美尼

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等非阿拉伯族群，约占总人口的 ９．７％。 叙利亚的官方语言及

全国通用语言为阿拉伯语，但也有人使用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切尔克斯语和阿拉

姆语等。

叙利亚的主要教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其人数占总人口的 ７４％，阿拉维派、德鲁

兹派和其他穆斯林派别占 １６％，基督徒（包括希腊东正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多

种派别）占 １０％，犹太人最少，大约只有 ２５０ 人。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叙利亚，而是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

点，不同族群、教派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聚集于不同行政区。 根据这种情况，本文引用

尼克劳斯·范·达姆的分类法，将占少数的“族群”与“教派”（统称“少数派”）再区

分为“集聚的少数派”和“分散的少数派”。① 前者的人口主要集中于某一地区，形成

当地的多数，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后者则分散在多个地区，缺乏影响力。 例如，

在叙利亚少数教派中，基督徒散布全国，在各地都没有绝对影响力；而阿拉维派、德鲁

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则集中于特定地区，形成地方多数。②

从叙利亚各省的教派分布情况来看，逊尼派在除拉塔基亚和苏韦达两省外的各

省都占人口多数；在拉塔基亚省，阿拉维派占多数（占 ６２．１％），农村地区居住着占当

地人口 １２．８％的希腊东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４．７％）；在苏韦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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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称为德鲁兹山区），居住着占当地人口 ８７．６％的德鲁兹派及人数相对较多的希

腊东正教徒和其他基督教社团，而逊尼派在该省人口不到 ２％，是所有省份中最少

的；在哈马省，虽然逊尼派占 ６４．６％的多数（主要居住于省会），但伊斯玛仪派（占

１３．２％）和希腊东正教徒（占 １１．０％）的人数也相对较多，并主要集中在省会周围的农

村地区；①而叙利亚的伊斯玛仪派主要集聚于萨拉米亚（ Ｓａｌａｍｉｙａｈ） 和马萨亚夫

（Ｍａｓｙａｆ）地区，构成当地多数。 可见，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马仪派都属于“集聚

的少数派”范畴。 此外，叙利亚的“集聚的少数派”还包括主要居住在叙利亚与土耳

其交界的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

由于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家中的少数派的族群、教派、地域

忠诚，而“集聚的少数派”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度明显比“分散的少数派”更高，且他

们更具备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力量，因此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威胁更大。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着重对以上四个“集聚的少数派”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

（一） 阿拉维派

阿拉维派于 ９ 世纪中叶创立，是什叶派中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又称“努萨里

派”。 该派受斯诺替教、基督教及琐罗亚斯德教影响，形成了混合的伊斯兰教思想。

他们尊崇阿里为万物创始和复兴的神，但并不崇拜他；他们相信轮回；允许危机时刻

使用“塔基亚”（隐瞒自己的信仰）原则；在宗教仪式上，他们认为不必进行礼拜，信徒

不封斋、不朝觐、不崇拜圣地。 除伊斯兰教的节日外，他们还庆祝许多源于基督教、琐

罗亚斯德教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 他们也举行“弥撒”，饮红酒吃面包。②

由于信仰上的独特性，阿拉维派长期被逊尼派甚至什叶派看作是异端并受到迫

害，最终不得不生活到边远的山区。③ 如今，大约 ７５％的叙利亚阿拉维派居住于拉塔

基亚地区，构成当地多数。 由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对阿拉维派教派忠诚产生了独

特的影响，因而本文在分析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特点时，将居住于拉塔基亚山区的阿

拉维派和居住在拉塔基亚平原、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作了区分。 总的来看，拉塔基亚

的阿拉维派具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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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霏：《法特瓦与阿拉维派被承认的历史》，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７－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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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绝大多数阿拉维派居住在山区的乡村，从事农业，他们是拉塔基亚农业人

口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在拉塔基亚的沿海城镇，逊尼派和基督徒为当地多数，阿拉维

派的势力较弱。 因此，拉塔基亚地区城乡和阶层差别有时比教派差别更为突出。 奥

斯曼帝国统治后期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拉塔基亚城乡差别巨大，农民常被迫将他们

大部分收成交给城市地主和商人作为税收，市民有时还与外国人勾结榨取赤贫农民

的钱财。 其次，在山区的阿拉维派中，部落纽带更有影响力；而在沿海平原的阿拉维

派中，部落纽带已近消失，家庭成为重要的社会单位，家族的团结性趋于加强。 再次，

平原和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在经济上受到逊尼派及基督徒的控制与剥削；而那些居

住在封闭山区的阿拉维派却在经济上突现了独立发展，这里阿拉维派农民的社会经

济地位也相对较高。 最后，也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拉塔基亚山区的阿拉维派受到本教

派人的剥削，而拉塔基亚平原和沿海的阿拉维派社区则没有这一现象。

阿拉维派包括四个主要部落联盟：哈亚吞（Ｋｈａｙｙａｔｕｎ）、哈达顿（Ｈａｄｄａｄｕｎ）、马

塔维拉（Ｍａｔａｗｉｒａｈ）和卡尔比亚（Ｋａｌｂｉｙａｈ）。① 他们分散在拉塔基亚及其周边地区，

许多村庄及其土地分配给属于不同部落的家庭。 联盟内部又分为多个部落，每个部

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大多甚至还有自己的宗教领袖，而部落联盟有时会有多个领袖。

虽然宗教领袖的权力范围不如部落领袖，但他们具有较强的思想感召力与社会影响

力。 有时，宗教领袖会通过争取部落领袖的支持者或干脆取而代之来削弱部落领袖

的权力，彰显自己的影响力；有时，宗教领袖和部落领袖属于共同或相近的家族，代表

共同的利益。

由于部落和宗教领袖们掌握着土地，因而他们控制着当地农民和宗教信徒，很多

部落领袖也是宗教领袖，部落农民的地位堪比农奴。 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这样的宗

教—部落—封建关系存在于阿拉维派世家阿巴斯（ Ａｂｂａｓ）、坎基（Ｋａｎｊ）和穆尔西德

（Ｍｕｒｓｈｉｄ）家族及其领导的信徒之间。

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山区从前是叙利亚最贫困、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在很多方面

落后于本国其他地区。 在叙利亚独立之后，尤其是在 １９６３ 年复兴党执政后，尽管阿

拉维派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拉塔基亚地区仍比其他农业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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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贫穷。①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阿拉维派山区和拉塔基亚地区的阿拉维派出现了大规模

的迁居。 迁居的阿拉维派有的强占了其他宗教少数派如伊斯玛仪派的地盘，有的则

迁到较低的平原和城市，这导致哈马省和霍姆斯地区阿拉维派村庄的数量成倍增长。

（二） 德鲁兹派

德鲁兹派创建于 １１ 世纪，为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 德鲁兹派的教义受到诺斯

替主义的影响，主要包括：信安拉；信奉其创始人、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

姆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和“隐遁的伊玛目”；相信宇宙万物是安拉通过宇宙智

慧依等级次序流溢出来的；相信灵魂转世说，认为好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恶人会转化

成猪、狗等动物；②主张简化宗教礼仪，不重视伊斯兰教的礼仪，不设清真寺，不斋戒，

不朝觐，只过阿舒拉节和宰牲节。 该派内部实行等级制，将信徒分为“知秘者”和“无

知者”两个等级，允许使用“塔基亚”原则。 该派在历史上也被逊尼派等视为异端。

叙利亚超过 ９０％的德鲁兹派居住在南部的苏韦达省，其地区集聚性比拉塔基亚

的阿拉维派更高。 与阿拉维派聚居地不同，由于苏韦达的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居民均

为德鲁兹派，因此不仅没有出现拉塔基亚地区的城乡差别，而且苏韦达的传统精英也

都是德鲁兹派，不像在拉塔基亚地区的精英阶层包括了阿拉维派、逊尼派以及少数基

督徒。

在德鲁兹山区，占多数的德鲁兹派未受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成员的控制，社会经济

和阶级差别都存在于德鲁兹社团内部。 其结果是，一方面，苏韦达省的居民具有更强

的社会凝聚性，尤其当政府试图将权力扩展到德鲁兹山区时，苏韦达的德鲁兹社团便

常常显示出巨大的团结精神。 另一方面，苏韦达和拉塔基亚地区都存在强烈的地区

认同，但前者较后者弱。 相对德鲁兹派在苏韦达的绝对势力，阿拉维派在拉塔基亚势

力较弱，因此拉塔基亚的地区认同更加突出，其地区（沿海城镇与山区农村）间的紧

张度也强于德鲁兹地区。③

当今生活在苏韦达地区的大多数德鲁兹派都是 １７～１９ 世纪（尤其是 １９ 世纪）从

·５２·

①

②
③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７６， ｐｐ． １－２４．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７４～１７５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 Ｖａｎ Ｄｕｓｅ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７２，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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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巴勒斯坦或阿勒颇地区迁徙过来的移民的后裔。 此后，那些移民的家族或部

分部落便掌控了他们定居的地区或村落，成为当地的多数，有时甚至整个村落成员都

属于同一个大家族。 苏韦达地区德鲁兹社团的领导权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哈马丹家

族手中，他们对待德鲁兹农民如同农奴，不仅不给土地所有权，而且统治手段粗暴。

１８６８ 年，当地领导权落入著名的阿塔什（ａｌ⁃Ａｔｒａｓｈ）家族手中，他们继续镇压农民，直

到 １８９０ 年才在当地大规模反封建运动的冲击下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包括承认长期在

土地上耕作的当地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等。 此后，阿塔什家族成员中一些失去土地

的人或被迫成为季节工，或迁移到城市以期改善经济状况。

总的来说，德鲁兹社团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建立在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别之

上的严格的家族等级制度，并将其应用于重要的社会实践与行动中。 像阿塔什或阿

布·阿萨里（Ａｂｕ ‘Ａｓａｌｉ）这样著名的德鲁兹家族就是利用其家族的传统威望在当地

选举中胜出的。 但是，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这些家族的权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三） 伊斯玛仪派

伊斯玛仪派为什叶派的一个极端支派，创建于 ８ 世纪后半叶。 该派认为阿里的

第六世孙伊斯玛仪为第七世伊玛目也是最后的伊玛目，并吸收了许多新柏拉图主义

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神的本质的流溢，且所有宇宙现象、历史事件均具有 ７ 个分期。①

伊斯玛仪派内部分若干等级，传教等宗教活动都采取秘密的方式。

叙利亚的伊斯玛仪派大约有 ８０％定居在中心城市哈马的农业区马萨亚夫和萨

拉米亚地区，从事农业耕作。 萨拉米亚在 ９～１０ 世纪是伊斯玛仪派聚集的中心，１１ 世

纪，很多伊斯玛仪派信徒为了避难逃往拉塔基亚山区，主要定居在马萨亚夫和乔本斯

镇周围。 在此期间，他们被迫逐渐从农村移居到城镇，并努力在当地争取社会和经济

主导地位。 在拉塔基亚的农村地区，阿拉维派普遍对伊斯玛仪派持敌对态度，而后者

于 １８４５ 年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将萨拉米亚夺取为帝国领土后又

重新回到了这里。

叙利亚独立后，萨拉米亚地区的伊斯玛仪派在经济和社会上都获得了比拉塔基

亚的阿拉维派更快的发展，后者则维持相对贫穷落后的状态。 相比阿拉维派和德鲁

兹派，伊斯玛仪派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扎根于城市，尤其在 １９６３ 年复兴党夺取政权

·６２·

①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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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更多的伊斯玛仪派信徒迁居到城市。

（四） 库尔德人

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目前人口约 ３，０００ 万，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

的第四大民族。 他们是西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是典

型的“跨界族群”。 库尔德人分散于中东和外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土耳其东部、伊拉

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及叙利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其生活的地方在历史上被称

为“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人自 １１ 世纪起便开始定居叙利亚地区。 １２ 世纪，库尔德

人、叙利亚历史上著名的领导人民战胜十字军东侵的萨拉丁建立了阿尤布王朝，统治

着叙利亚和埃及。 库尔德语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个分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使

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 大部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都会使用库尔德语和阿

拉伯语两种语言，但如今有些居住在城市，特别是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只会讲阿拉

伯语。

相比其他叙利亚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问题更为特殊。 库尔德人虽然在族裔上属

于少数族群，但他们在宗教上大多信仰伊斯兰逊尼派，①属于占多数的教派。 其实，

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之前，库尔德人还不算真正的“少数族群”，也没有所谓的“族群

意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促使其慢慢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族

群”。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时期，一些土耳其库尔德人由于对政府改革

政策不满而大批迁居叙利亚。 如今，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叙利亚北部的艾

因阿拉伯（Ａｙｎ ａｌ⁃Ａｒａｂ）、库尔德山脉（Ｋｕｒｄ⁃Ｄａｇｈ）和杰齐拉（ Ｊａｚｉｒａ）三个孤立的地

区，人口总数为 １５０ 万 ～２００ 万，②约占全国人口的 ９％，是叙利亚人数最多的也是最

主要的少数族群。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多数过着定居生活，少数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保留着传统

部族的关系纽带。 总体上说，库尔德人长期不信任任何政府，对部落的忠诚远甚于对

叙利亚国家甚至库尔德民族的忠诚，但这种传统态度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 如今，与

叙利亚阿拉伯人杂居的库尔德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与阿拉伯人并无二致。 农村

·７２·

①

②

此外，其教义还受到苏菲主义的影响，也有一些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和雅兹迪教（Ｙａｚｉｄｉ）。 详见闫伟：
《叙利亚政局与库尔德问题的嬗变》，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Ｆｌｙｎｔ Ｌｅｖｅｒｅｔ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 Ｂａｓｈａｒｓ Ｔｒｉａｌ ｂｙ Ｆｉｒ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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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以务农为生，城市库尔德人大多为工人、手工业者，还有些成为工头、企业管

理人员、公务员、军人，甚至少数获得了较高职位。

除了以上的“集聚少数派”以外，还有一个少数族群值得一提，即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起源于公元前 ６ 世纪时期的外高加索地区，除了现在亚美尼亚共和

国的主体民族外，其他亚美尼亚人主要散居在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叙利亚、黎巴

嫩、塞浦路斯等国。 亚美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亚美尼亚语族，并有自己的字母体系。

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大多信仰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派①，其余信仰天主教、伊斯兰逊

尼派等，总体上说是具有族群、教派双重特性的“少数派”。

亚美尼亚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由于 １９１５ ～ １９１６ 年土耳其政府对生

活在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镇压，大量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逃到叙利亚。 如今，叙

利亚大约生活着 ３０ 万亚美尼亚人，②集中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城市，其中大马士

革的亚美尼亚区（Ｈａｙｙ ａｌ⁃Ａｒｍａｎ）为叙利亚最主要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 他们主要

居住在城镇，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小手工业者等职业，很少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

不同于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观念比较强，受阿拉伯民族同化程度较

小。 一些亚美尼亚人的领袖强烈反对与其他民族融合，强调维护亚美尼亚民族特性

的重要性。 他们拥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语言的报纸、自己的“民族”学校，并大多

用亚美尼亚语进行宗教活动。

二、 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成因

叙利亚的传统社会孕育了人们对族群、教派和地域的认同，继而使其产生了较强

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并对叙利亚现代民族（国族）认同构建构成了极大挑战。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

程。 总的来说，促使这些忠诚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地缘政治因素

第一，叙利亚地区民族、族裔构成的多元化。 由于叙利亚地区在近代以前常常被

·８２·

①

②

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派，形成于 ４ 世纪初，因其创始人名为格里高利而得名。 它是基督一性论派，在
仪式上与正教派差别不大，该派圣书和祈祷文都是用亚美尼亚语写成，宗教活动也主要使用亚美尼亚语。 在叙

利亚，该派的主要信徒为亚美尼亚人。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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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征服，是部落和民族迁移的走廊，因而该地区一直是不同民族、宗教社团交

汇、融合的地区。 这种融合有时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时是以武力手段实现的。 古

代叙利亚地区居住着亚摩利人、迦南人（或称腓尼基人）、阿拉姆人、希伯来人、亚述

人等塞姆人①民族，建立过辉煌的塞姆人国家，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字（腓尼基文字）、

文化和心理素质。 公元前 ５３９ 年波斯帝国征服新巴比伦后，古叙利亚一度进入波斯

人、希腊人、罗马人（包括东罗马人）等印欧语系人统治的时期。② 公元 ６３６ 年，阿拉

伯军队征服叙利亚，叙利亚从此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③ １１～１３ 世纪，

叙利亚遭受十字军东侵，１３ 世纪后，叙利亚被马木鲁克王朝统治，１５１６ 年又被纳入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④ 由于长期受外族统治，叙利亚的居民习惯以族群、部落为

单位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持久而强烈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

第二，叙利亚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一神

教都起源于叙利亚所属的广大地区，此后这里又不断发展起具有各自独特信仰和仪

式的教派和学派。 各宗教与教派的发展导致了不同部落与族群的差异，促使教派之

间的差异不断扩大。 在此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的多样性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 最终，

叙利亚地区的居民常以部落为单位隶属于不同教派团体，逐渐形成教派认同与教派

忠诚。

第三，难民的不断入境。 叙利亚地区时常是周边地区因自然灾害、政治或宗教迫

害而形成的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以家族、团体为单位定居在叙利亚及其周围地

区，为当地产生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埋下了伏笔。

（二） 各族群、教派在地域上相对集中

首先，叙利亚各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导致各族群、教派群体的差异得以保持并

·９２·

①

②

③

④

“塞姆人”（Ｓｅｍｉｔｅ），旧称“闪米特人”或“闪族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是古代西亚地区说塞姆语的居

民。 塞姆语系主要包括阿卡德语、亚摩利语、迦南语（又称腓尼基语）、阿拉姆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 使用

上述语言的民族分别被称为阿卡德人（也称亚述巴比伦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又称腓尼基人）、阿拉姆人、希伯

来人和阿拉伯人。 当今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份居民，都是阿拉伯化的古塞姆人后裔。
希腊从公元前 ４ 世纪到公元前 ６４ 年统治叙利亚地区，并在其帝国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希腊化运动，

但希腊化进程主要在城市展开，农村地区的叙利亚人大多保持其原有民族、文化特点。 在经历了希腊化时期及

罗马统治的 ６００ 年后，叙利亚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很大改变，但仍有一部分叙利亚人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征

及其文化的独特性。
公元 ６６１ 年至 ７５０ 年倭马亚王朝时期，大马士革为帝国首都，叙利亚因而成为统治西亚至西班牙广大

区域的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商业中心。
１４５３ 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的首都。 １５１６ 年，奥斯曼打败

马木鲁克军队，从其手中夺得叙利亚，并以大马士革为行政中心统治当地长达 ４ 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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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从而催生出族群、教派、地域忠诚。

其次，多数派与少数派在地域上的相互隔绝及环境优劣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少数

族群、教派的身份认同。 从安全角度考虑，由于占人口多数的传统族群尤其是逊尼派

的安全较有保障，因此常常居住在便于中央控制的河谷和较为开放的平原地区；而不

愿接受中央政府控制、在历史上频繁受到迫害的族群、教派则通常迁徙到较为封闭的

山区和中央鞭长莫及的沿海地区，以便其生活不受干扰。 例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

伊斯玛仪派都主要居住在偏远的地区。 由于前者的居住与生活条件明显优于后者，

这进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分化与各自对自身社团的认同与忠诚。

最后，叙利亚少数派聚居地区的地理特点进一步培养了这些地域中居民强烈的

地域忠诚，并使这种地域忠诚与族群、教派忠诚相联系。 这一因素尤其体现在地势险

峻的拉塔基亚山区和德鲁兹山区。 由于这些山区地势险要、相对封闭，中央权力无法

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居民也难以与外界交流，因而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各族群、教

派团体的特征与独立状态，滋生出居住其中的少数派对外界尤其是逊尼派政府深刻

的敌意和对本族群、教派强烈的忠诚。

（三） 伊斯兰教逊尼派对其他教派和族群的排斥

叙利亚地区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之后，伊斯兰教逊尼派统治者对其他族群、教

派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地区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发展方向。 对待这一因

素，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审视。

一方面，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第一，伊斯兰教一向视基督徒和犹太人为

“有经典的人”，因而作为逊尼派的统治者对他们相对比较宽容，允许他们保留其宗

教组织、宗教信仰、礼拜场所以及个人身份，甚至对基督教和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也

不进行过多干预。 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进一步加强了，他

们的社团被官方承认为“米利特”（Ｍｉｌｌｅｔ），即“宗教团体”。 由于这些保护，他们的宗

教特点得以保持，尽管其代价是成为二等公民。 第二，伊斯兰教宣称“穆斯林皆兄

弟”，因而作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对待皈依伊斯兰教的外族人也基本一视同仁，在教

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 例如，中东地区主要的族群如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

等对彼此都相当宽容。 这些宽容政策客观上鼓励了这一地区族群、教派多样性的继

续发展。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逊尼派长期对伊斯兰教内部的少数派采取敌视态度甚至迫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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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政策。 逊尼派历史上一直视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

派等为“异端”，对其态度比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等 “非穆斯林” 更为苛刻，甚至常常对

其进行迫害、屠杀等。 在现代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开始流行以前，人们对自身的认

同不是沿着“民族”路线，而是主要依照“教派”来进行的。 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

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并不觉得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是在受“外

族”统治，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却有被异族统治的感受。① 时至今日，

叙利亚居民仍倾向于按宗教信仰认同自己为逊尼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希腊东

正教徒或犹太人等等。

（四） 法国委任统治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

在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法国委任统治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对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影响最大。 因此，本文主要侧重阐述这两个时期政

府的民族政策对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发展的影响。

１．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法国委任统治建立（１９２０ 年）之前，叙利亚少数教派已经在西方的保护下提高了

自己的权利，②导致奥斯曼政府及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③将他们看作是帝国

内部及伊斯兰世界内部“潜在的叛徒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代理人”④，致使双方矛盾不

断加剧。 但总的来说，叙利亚的族群、教派结构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占统治地位，少

数族群和数教派处于劣势的传统状态。⑤ 而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却

根本改变了叙利亚的族群、教派结构以及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情况。

（１） 法国委任统治改变了原有的族群、教派结构

首先，法国委任统治初期，委任统治当局为了分裂反法势力，支持少数教派聚居

地区独立建国改高度自治，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族群结构。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法国当

局宣布将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逊尼派占多数的沿海地区）、贝卡谷地（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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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ｌｉｅ Ｋｅｄｏｕｒｉ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１９７０， ｐｐ． ３８６－３８７．
法国宣布保护黎巴嫩基督徒，俄国政府宣布保护希腊东正教徒，英国则主要保护德鲁兹派和犹太人。

详见 Ｓｈａｋｅｅｂ Ｓａｌｉｈ，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ｒｕｚ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１８９６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ｗｒ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Ｍａｙ １９７７， ｐｐ． ２５１－２５７．

虽然“少数族群”中包含库尔德人这样的逊尼派在内，但大多数属于少数教派（及宗教），再加上伊斯

兰教政教合一的思想传统，因此逊尼派很容易从宗教教派不同为出发点，强调逊尼派与宗教少数派的对立。
Ａ． Ｈ． Ｈｏｕｒａｎｉ，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ｐ． ２４．
法国委任统治之前，库尔德人这样的少数族群尚未产生“少数族群”的观念，他们也是逊尼派穆斯林

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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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与基督徒混居区）和巴勒贝克并入原黎巴嫩省，组成大黎巴嫩，导致以基督教宗教

群体为主的黎巴嫩从以伊斯兰教宗教群体为主的叙利亚中初步“独立”出来，为其日

后独立埋下了伏笔。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委任统治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勒塔为“自治区”，从

而导致以“土耳其人”为主要族群的亚历山大勒塔实现初步“独立”，该地区最终在

１９３９ 年并入土耳其。 委任统治当局又先后以教派差异为依据，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在以阿拉维派为主要教派的拉塔基亚阿拉维派聚居区建立“阿拉维派国”（又称“阿

里教派国”）；稍后在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要族群、教派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分别

建立独立区；１９２２ 年在以德鲁兹派为主要教派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派聚居区建立

“杰贝尔德鲁兹国”。 虽然这种区划在委任统治时期还有变化，①但这种以族群为依

据分化叙利亚的办法极大破坏了当地原有的族群、教派生态。

其次，由于委任统治当局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多方面扶植叙利亚少数族群，导致

后者的力量逐渐增强，进而改变了原有族群结构中的力量对比。 法国统治当局通过

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对叙利亚少数族群尤其是少数教派予以政治扶植、经济援助

与军事支持。 在法国划分的各单独行政区里，委任统治当局拉拢少数族群领袖充当

地方行政长官（没有实权）；将公有土地分配给少数族群的大地主；利用少数族群长

期遭受民族、宗教歧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从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中招募士兵

组成特殊部队支队，并对他们进行正统的军事教育，使其承担维护治安和镇压地方逊

尼派阿拉伯人起义的任务，进而成为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法国殖民者的主要依靠力量

之一。 这些分化阿拉伯民族力量、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的办法客观上增强了叙

利亚少数族群、教派的力量，逐渐改变了叙利亚少数族群、教派的地位，为日后他们成

为叙利亚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

最后，法国的委任统治加深了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各少数族群之间的

矛盾冲突，使叙利亚族群结构中的分离性增强。 一方面，委任统治当局实行“分而治

之”政策，尤其是从少数族群中招募士兵镇压当地起义的政策，加深了逊尼派阿拉伯

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 少数族群将当兵看作是自己翻身的唯一机会，而作为多

·２３·

① 委任统治当局后来又对除大黎巴嫩外的这 ５ 个地区进行整合。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委任统治当局宣布

在原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区和“阿拉维派国”上建立“叙利亚联邦”；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委任统治当局又重新从

联邦中划出“阿拉维派国”，仍用该国名，同时将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合二为一，改称“叙利亚”。 这种将叙利

亚一分为四（阿拉维派国、叙利亚、亚历山大勒塔、杰贝尔德鲁兹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１９３９ 年亚历山大勒塔被

分割给土耳其，剩下三部分构成了今天叙利亚国家版图的基本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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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群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则将其自愿入伍看作是“背叛”；另一方面，委任统治的“分

而治之”政策也同样应用到了少数族群内部，委任统治当局通过在各部落、宗教领袖

中挑拨离间而增加其内部矛盾，导致叙利亚族群问题愈加复杂。

（２） 法国委任统治改变了少数族群、教派的认同

委任统治当局实施的“民族分裂”政策不仅改变了叙利亚族群结构，而且也改变

了其内部的族群认同，为日后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带来了极大麻烦。 这一时期叙利

亚族群认同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少数族群首次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加深了少数族群及多数族群各自的

族群认同。 １９ 世纪西方大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干预本来就已经加强了叙利亚少

数族群作为政治团体的身份建构，而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给予他们“独立国家（自治

区）”的地位让他们首次体验到合法自治的经历，加深了其族群认同。 与此同时，多

数族群的一些成员也逐渐增强了自己的族群认同，把少数族群看作是异族群体，这也

和法国的鼓动有关。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第一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为了证明“分而治

之”政策有理，曾对当地贵族演讲说：“先生们：法国在你们当中建立和谐和民族自由

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自治国，其目标和结果就是满足特殊人士的需要并给所有人创造

和谐”。① 这种灌输明显有意将培养族群身份和建立一个新的和谐的“叙利亚国家”

的目标分割开来。 这种分化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由于中东宗教和族群社团

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法国人利用这一特点制造了所谓“特殊主义者的要求”为己所

用。 因此可以断言，“法国人并不是鼓励形成叙利亚本地的管理机构以备其独立，而

是创造延长自己统治的环境”。②

其次，族群认同正式与地域认同联系起来。 在法国委任统治初期，一方面，委任

统治当局为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镇压阿拉伯民族起义而蓄意煽动教派、部落

忠诚，把这种忠诚描述为和谐的状态。③ 此外，委任统治当局还通过将一些少数族群

聚居区确定为某些少数族群的自治国（区），使原本和族群夹杂在一起的“地域”因素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族群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由于得到了在当

·３３·

①

②

③

Ｍｅｌｉｋ Ｋａｒａ Öｚｂｅｒ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 ５０．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Ｙａｐｐ，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１９９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１９９６，
ｐ． ２０３．

Ｍｅｌｉｋ Ｋａｒａ Öｚｂｅｒ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ｐ． ４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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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治的地位而形成了当地的多数派，从而导致其“地域主义”情绪的高涨，加重了

叙利亚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使“地域认同”成为阻碍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及认同的

又一重要因素。

２． 复兴党统治时期

首先，复兴党统治时期由于复兴党、军队这些把持朝政的统治者中充斥着大量以

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成员，导致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这必然引起阿拉伯逊尼派的心理不平衡和教派忠诚的加强。

其次，复兴党上台后推行世俗化政策，倡导宗教、教派平等的观念。 总的来说，复

兴党统治时期，虽然政府提高了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族群的地位，并在其权力中心

任用大量少数族群成员，但官方并未刻意强化教派认同，而是采用世俗的“复兴社会

主义”倡导“阿拉伯民族统一”。 在国家政策上，复兴党政府倡导叙利亚阿拉伯民族

的团结与和睦，并对一些有潜在分离倾向的少数族群推行“阿拉伯化”政策。 因此，

复兴党统治时期，少数教派忠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再次，复兴党执政后进一步强调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否认库尔德人的

族群特性，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他们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族群

忠诚。 实际上，政府对其他少数族群例如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的政策并不是如此，①

政府仅仅将库尔德人看作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因而其 “阿拉伯化”政策主要表现

在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政策上。 阿萨德时期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办法主要有：第一，削

弱库尔德人的凝聚力。 政府将从国外移居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称为“外国人”，剥夺其

公民权；而将长久生活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迁移到阿拉伯人聚居区，将阿拉伯人迁徙

到库尔德人地区，②加速他们的融合，削弱库尔德人族群的凝聚力和族群认同。 第

二，限制库尔德人的社会与文化权利。 政府规定，在公共场合与出版业禁止使用库尔

德语，禁止建立库尔德语学校，不允许公开庆祝库尔德节日、播放库尔德音乐、穿戴库

·４３·

①

②

政府允许他们在私立学校教授各自族群的语言，以及在俱乐部、文化组织里学习、使用亚美尼亚语、亚
述语等。 详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１－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ｒｗ．ｏｒｇ ／ ｅｎ ／ ｎｏｄｅ ／ ７９３０３。

１９６７ 年，叙利亚政府沿着贾兹拉与土耳其边界地带建立了一个“阿拉伯带”，将土叙边界的库尔德人

隔离开，避免本国库尔德人受伊拉克、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 １９７３ 年，政府实施在贾兹拉省建立

国营示范农场的政策，将大量贝都因人迁居至库尔德人地区，将库尔德人迁到南部地区，后来因为库尔德人的

反抗，政府下令停止建设“阿拉伯带”，但仍保留示范农场，也没有归还库尔德人被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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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服装，库尔德婴儿必须起阿拉伯文名字，①同时将库尔德村庄和城镇甚至当地商

店的名字一律改成阿拉伯文名字。 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受

到重大打击，其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同时也激起了库尔德人的族群忠诚及反抗

精神。

三、 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的特点

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十分复杂，并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如下

特点：

（一）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本身易于重叠，且与部落联系紧密

在看待叙利亚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时，需要注意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 由于某些特殊族群、教派的地区性集中，一些部落团体经常也属于相同的族群或

教派，而部落、族群的划分也常与宗教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族群、教派、地域甚

至部落忠诚常常相互重合。 针对这种情况，为避免在进行具体分析时混淆族群、教派

与地域忠诚，必须仔细甄别在某一特殊情况下何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例如，阿拉维派

是宗教上的少数派，但在族群上是属于多数派的阿拉伯人；而库尔德人在族群上是非

阿拉伯人的少数族群，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是属于多数派的逊尼派穆斯林。 在研究他

们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产生矛盾时，就必须辨别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二）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也与社会经济阶层部分重叠

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族群或教派的成员和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 然而，

族群、教派与社会经济阶层类型的差异很大。 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水平的社会阶层，其成员带有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而一个族群或教派经常由几个社

会经济阶层构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可以进行垂直的分类。

因此，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可以与几个族群或教派有横向交集。

一方面，由于一个族群、教派经常是由多种社会经济阶层构成的，因此族群的团

结常常会阻碍阶级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族群、教派差别与社会经济差别一致的

时候，族群、教派忠诚又会催化阶级斗争，并通过族群、教派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

·５３·

① Ｋｅｒｉｍ 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Ｉ：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１６－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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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在教派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城市的逊尼派与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教

派之间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与教派矛盾的总和。 因此可以说，如果族群、教派或地域

忠诚与社会经济阶层的忠诚相重叠，那么各因素所起的作用会相互补充、加强。

（三） 军队对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影响至深

由于少数族群、教派大多集中在偏远山区、贫穷的农村，以农业为生，因此他们为

改变命运从奥斯曼时期开始大批参军，军队中的拉帮结派加剧了族群、教派、地域忠

诚。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帝国兵员不足，开始从广大农村招募士兵。 由于生活贫

苦、文化程度低，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族群、少数教派常常把当兵、上军校①看作是脱离

贫穷生活的唯一途径。 而生活在大城市、条件优越、文化程度较高的逊尼派穆斯林则

歧视当兵，除非孩子考不上学或被学校开除才会上军校，②这客观上造成了少数族群

及教派成员在军队里占绝大多数的形势。 为了加强个人的权力，军队中的少数族群、

教派成员继续提拔或举荐同一族群、教派甚至地域的人，这不仅为日后国家和军队由

少数族群、教派控制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也增强了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

综上所述，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一直是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的重

要问题。 由于它的形成原因有地缘政治、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伊斯兰逊尼派对其他

族群和教派的态度、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因而是个复杂的历史性问题。 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族群、教派和地域本身容易重

叠，且与部落联系紧密；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会与经济阶层部分重叠；军队对族

群、教派、地域忠诚影响至深等。 目前，叙利亚危机深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

民族认同，国内族群、教派忠诚挑战国家认同，引起了民族国家的危机。 因此，处理好

族群、教派、地域忠诚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将是叙利亚国家重建的长期任务之一。

（责任编辑： 李　 意）

·６３·

①
②

奥斯曼时期，军校是免费的，它基本上是生活在山区、家庭贫困的宗教少数派学生唯一的受教育选择。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Ｖａｎ Ｄ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 １９８１，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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